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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价值观是电影的核心竞争力

啸 涛：在中国当代文艺界，您是比较关注中国电影中
的文化价值观建构问题的。您从强调中国电影要建立区别于
好莱坞电影的独特叙事体系，到强调中国电影要树立自己的
价值观体系，文艺思想愈来愈完整了。你能否对这个问题进
一步地谈谈？

贾磊磊：其实，叙事体系与价值体系本来就是两个不可
割裂的问题，因为文化的价值观是通过电影的叙事体系来完
成、来实现的。今年中国电影票房首度迈进了 200 亿时代，
中国如何建构一种既能够被本土的电影观众所接受又能够被
海外的电影市场所认可的电影叙事体系以及在这种电影中体
现的文化价值观，是中国电影在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中实现持
续发展的关键所在。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求我们的电影在
满足观众娱乐需求与审美想象的同时，也要完成对中国电影
文化价值的正确定位，将一种符合人类多元文化取向与中国
国家核心利益的文化价值观“植入”到我们的电影叙事体之
中，进而完成中国电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谋生图存的历史
使命。

啸 涛：目前电影的市场竞争确实极为激烈，特别是在
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中，好莱坞电影正借助其强劲的经济实力
在世界各地不断扩张。

贾磊磊：一部影片的市场竞争力并不仅仅是指它的经济
实力以及商业竞争力，还包括这部电影在文化上的竞争力。
所以，我们现在不论是讨论电影的艺术使命，还是研究中国
电影的社会责任，以及中国电影的文化职能，都不能将电影
的这些作用与电影的市场竞争力对立起来，即不能预先“搁
置”电影对市场的经济责任，然后再去奢谈它的艺术使命、
社会责任与文化功能。同理，我们在为一部电影的市场胜利
而欢呼的时候，除了总结电影的商业运作模式与成功的营销
策略之外，我们还应当关注的是它的文化表达。特别是那些
表现题材重大、资金投入巨大、市场反响强大的影片，对其
电影文化经验的分析与对其商业经验的总结同样重要，如果
一种正向的文化价值观在这些影片中得到有效的传播，那
么，不仅对中国电影的历史发展贡献巨大，而且对于促进中
国文化的长远发展同样功不可没。

“丛林法则”不是中国电影的价值归宿

啸 涛：能不能对您所说的文化价值观确切地解释一
下呢？

贾磊磊：文化价值观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文化
所体现的关于生活方式、社会理想、精神信仰的基本取向，
它决定着人们在政治、社会、伦理、艺术领域对于是非、善
恶、正邪、美丑的基本判断。什么样的东西值得珍惜，什么
样的东西不值得珍惜，什么样的生活有意义，什么样的生活
没有意义，什么样的思想能被认同，什么样的思想不能被认
同，都是由人们的文化价值观所决定的。一部影片不管讲述
的是什么时代的历史故事，不论采取的是什么种类的叙述方
式，文化价值观都会深深地“嵌入”影片的叙事内容中，都
会“浸入”剧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在许多情况下，电影所承
载的价值观是从观众并不在意的故事情节中流露出来的。就
像影片 《赵氏孤儿》，在孤儿从屋顶上纵身跳下的那一刻，
屠岸贾收回了他张开的双臂，故意让孩子重重地跌在地上，
让他从肉体的痛苦中明白：这个世界上谁都不能相信，自己
的干爹也不例外，能够相信的只有自己手中的刀剑。这就是
屠岸贾灌输给孩子的以“丛林法则”为核心的价值观。他要
在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一种冷酷的功利哲学，并想让他以此作
为安身立命的处世之道。此后，在孩子重新回到屋顶上想拿
回宝剑并且再次从屋顶跳下来的时候，程婴走上前牢牢接住
了他！程婴是在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孩子，在这个世界上还有
比刀剑更值得信赖的力量，这就是父爱！赵氏孤儿没有信奉
其干爹的功利哲学，因此在人生的价值路口没有选择强权，
而是选择了人性。他体现出中国电影所向往的人类理想是一
个与“丛林法则”的价值体系相对立的正义的世界。

啸 涛：那么您觉得中国电影中的价值观应该怎样确立
起来呢？资源从何而来？应该树立什么样的价值观呢？

贾磊磊：中国电影要完成文化价值观的正确定位，首先
面临的是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时代性选择。陈凯歌导演曾经
在谈及中国电影的现实境遇时说过：“我们中国人今天站在
价值观的十字路口上。”我想，他所说的“十字路口”，是指
中国目前正处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与西方现代文化价值观
的历史交汇点上。我们所有的关于文化价值观的表述，其实
都离不开横向与纵向这两个文化的参照系。关键的问题是，
身处这样一个风云汇聚、激流奔涌的时代，我们的电影在这
个十字路口上该做出怎样的抉择。

啸 涛：具体地讲，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建构应当采取什
么样的方式呢？

贾磊磊：首先，我们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进行价值重
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座宝藏与岩石同在的山峰，是一条清
泉与浊流交汇的河流。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就是再博大，也
不可能直接作为我们治国安邦的政治纲领。因此，在传统与
现实之间，我们需要设定一个分流与导向系统，通过这个系
统将具有正向精神价值的内容输入到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之
中，而将反向的文化残渣分流给过去的岁月。对古代文化经

典的这种现代性转化，是文化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非常
普遍的现实问题。例如，纪君祥元杂剧《赵氏孤儿》中所贯
穿的“血亲至上”的传统观念，这曾经是推进全剧情节发展
的重要叙事动力。与此相同构的还有一种“血亲至上”、“冤
冤相报”的复仇伦理。在传统戏曲中《赵氏孤儿》中屠岸贾
开始是要把赵盾全家满门抄斩，而在赵孤得势以后屠岸贾却
遭全家灭门。现在，如果我们在电影中也沿袭这种“你杀了
我全家，我也要杀你全家”的杀戮逻辑，就等于把我们拉回
到了古代封建社会，以一种以恶制恶的黑色法则来处理艺术
中的善恶冲突。为此，对这种意义上的传统文化必须进行现
代性的重构。由于叙事性艺术作品的核心内容是人，所以文
化价值观的建构与人物精神品格的建构是不可分离的。影片

《白银帝国》 中康家的后代从地窖里挖出来一幅写着“仁
义”的条幅，尽管我们可以把这个情节视为整部影片的核心
情节，可是《白银帝国》的文化价值观最终是体现在如何做
人、如何识人、如何用人这一系列关于人的基本命题上。影
片作者表面上讲的是晋商家族的沉浮，实质上讲的却是做人
的道理——人怎么自处。

中国电影应当对
所有文化资源进行通约整合

啸 涛：除了在时间维度上对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性重
构之外，在空间的维度上您是怎么考虑的呢？

贾磊磊：我们要对所有文化资源进行通约整合。中国电
影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电影虽然不是站在相同的经济基准线
上，却是站在相同的价值基准线上。这就是说，我们的电影
在价值观的表达上与其他国家的电影具有相同意义的建构
权。在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中，中国电影不可能将中国的文化
价值观封闭起来进行自我表达，而势必要与不同的文化资源
进行通约整合。况且，我们的文化价值观与其他国家所强调
的文化价值观在诸多方面存在着相类似、相接近、相重合的
地方，比如，人们现在都会认可文明比愚昧好，光明比黑暗
好，和平比战乱好，正义比邪恶好，尊重比敌视好，富裕比
贫困好，健康比疾病好。在文化产业领域，尤其对于那些依
赖海外文化市场的行业，更要寻找这种可通约性的切入点，
这是我们的文化产品能够被他人接受的心理基础。

啸 涛：您觉得在这方面我们中国有没有成功的电影？
贾磊磊：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创作的 《拯救大兵瑞恩》

所表达的核心理念不是为了去争夺某座桥梁，占据某个城
市，攻克某座山峰，而是为了去寻找一位母亲惟一的儿
子——为了不让这位母亲在战争中再失去她第二个儿子瑞
恩。军方决定将瑞恩从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找回来。这样，影
片就在战争的表层叙述形态下植入了一种人道主义的价值
观，进而使美军的拯救行动除了具有历史的正义感之外，还
具有一种道义上的崇高感。中国电影《集结号》无疑是一部
成功地表述了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影片。如果在战场上牺牲的
人连一个牺牲的名誉都不能给予，对这47位烈士来说无异于
生命的第二次死亡 （即生命意义的消失）。所以，驱使谷子
地寻找战友的动力不仅来自于他与战友的骨血情谊，更来自
于对那些烈士人生价值的重新确认。如果说美国电影《拯救
大兵瑞恩》的叙事主题是为了让一个普通的士兵在惨烈的战
争中活下来，那么，中国电影《集结号》的叙事主题则是为
了让那些死去的普通士兵能够永生；如果说美国电影关注的
是普通人存在的生命价值，那么，中国电影关注的则是普通
人牺牲后的生命意义；美国电影是通过防止人的非自然死亡
来强调生命的意义，中国电影则通过拒绝人的符号性死亡来
强调人的精神价值。在人类价值观的天平上，中国电影讲述
的价值观同样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旷世情怀。可见，对人的
生命价值的珍视并不是美国电影独有的价值观。

中国电影在价值体系表达方面的缺憾

啸 涛：您认为中国电影在文化价值观的表达方面存在
着哪些问题？

贾磊磊：中国电影的形态划分，在理论上强化了不同电
影形态在话语体系之间的相互排斥以及在价值观念上的“不
可通约性”。即在商业电影、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这些不
同电影的话语体系中除了在制作方式、赢利模式、表述策略
上各说各话之外，在价值观念上也在自说自话。导致了中国
电影无法在影片的终极价值领域进行相互整合，使我们的民
族电影业最终没有形成一种像韩国电影、美国电影那样共同
信守的核心价值观，没有建立一种整个行业共同敬重的文化
取向。

啸 涛：您能不能具体地讲一讲这方面的问题？
贾磊磊：我们的有些商业电影为了实现经济利润在电影

情节线索上设置无端的暴力、性爱场面，使没有分级制度制
约的影片对低龄电影观众的心理造成伤害。个别艺术电影为
了张扬所谓的导演个性，把个人的成长经历与社会历史的发
展方向进行逆向表述，造成电影叙事本文与社会历史本文之
间的价值断裂，扭曲了观众对时代的历史记忆。某些主旋律
电影漠视社会生活中的复杂矛盾，把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平
面化、简单化。用概念化的方式演绎时势政策、用公式化的
窠臼“套装”好人好事。

啸 涛：那么您认为应当怎样解决当下中国电影这些在
价值观方面的裂变问题呢？

贾磊磊：我们应当避免不同叙事形态的电影在文化核心
价值观上的相互错位，避免不同影片类型在终极文化标准上
的相互偏离，本土电影产业应当在总体上整合文化精神架
构，实现中国电影在文化核心价值观方面的互通与共识，进
而赢得国际市场上的普遍认同。不同的电影叙事形态不应当
成为规定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的合理通道。

现在，电影的不同形态，只是各自的功能有所侧重，而
并不能够在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上相互对立。对民族情感的伤
害、对国家形象的嘲讽、对正义精神的亵渎、对性别差异的
歧视，在任何一种电影中都应当受到限制、受到禁止；无端的
暴力、变态的性爱、扭曲的人性，在任何一种电影中都应当受
到唾弃、受到指责。我们的民族电影业无论在投资动机、运作
方式、赢利模式、美学风格方面存在着怎样的差异，都应当倡
导、敬守、传播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把文化精神的承
传作为不同电影形态共同具备的文化功能。不能把电影不同
形态的划分原则视为不同文化价值观和不同精神取向的划分
标准。我们应当用讲故事的方式、用艺术的感性力量打动观

众、感染观众、吸引观众，而力戒用“主题先行”的方式演
绎时势政策、用公式化的方式“套装”好人好事。

中国电影在文化价值观上
不能皈依于好莱坞电影

啸 涛：在与异域文化的价值接壤后，我们中国电影应
当注意的问题是什么呢？

贾磊磊：中国电影在文化价值观上决不能皈依好莱坞电
影。中国电影在商业上的成功有目共睹，电影的票房纪录接二
连三地被刷新。可令我们始料不及的是，我们对好莱坞电影叙
事法则的借鉴，无形中也将缝合在其叙事体系中的价值理念
嵌入到中国电影的形象图谱中，致使我们在经贸领域我们通
过艰难谈判争得的本土电影份额，在经济上获得了观众的认
可的同时，却在心理上远离了我们的本土文化。在此，我想强
调的是，中国电影的产业化，无论如何也不能够蜕变为中国电
影的好莱坞化——这不是指中国电影对好莱坞经典叙事模式
的移植，而是指我们占领市场的主流电影，在文化价值观上不
能够皈依于好莱坞电影，进而使我们的主流电影失去精神的
民族归属感。在当今中国电影产业化的发展路径上，尽管我们
不赞成将我们的文化价值观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完全对
立起来，但是，不管我们借鉴的是哪种类型电影的衣钵，最终
连接的都是我们本土文化的“地气”。这个本土化，即指的是我
们对自己脚下谋生图存的这片土地的关注，也指的是对我们
自己头顶上魂牵梦系的文化天空的认同。比起20世纪的中国
影视剧中所着意表达的生存困境，现在凸显的情感主题折射
出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物质忧患正在逐渐降低，而精神的
焦虑在不断加剧。与原来的作品中同样存在的问题是，对中国
文化的价值认定，这其中包括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中国
文化精神的传播，对这些电影中存在的文化问题，如果我们自
己都不去关注，那么，这个世界上还有谁去关注呢？

所以，我们不能够只关注一部影片在叙事逻辑上的合理
性，人物性格上的合理性，而不注重一部电影在价值取向上的
合理性。特别是对于一部影片预先设定的“价值空间”应当给
予必要的关注，因为一部叙事逻辑严密、情节设置巧妙的电
影，完全有可能出现在价值定位上的倾斜或位移。即便我们身
处一种多样文化的社会语境中，作为主流商业电影，其价值定
位也应当与公众普遍敬守的价值取向为基准，以中华民族优
秀的文化传统为圭臬，这样才能够保证电影的价值导向不会
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

中国电影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现代阐释

啸 涛：您认为当代中国电影汲取了哪些中国传统文化
的价值观？

贾磊磊：中国电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取舍、对于传
统文化价值的认同，是我们分析中国电影文化经验的重要内
容。作为一种普遍认同的文化价值观，“仁爱”思想贯穿在政
治、哲学、伦理、艺术等不同的精神领域，它是整个中华民族核
心价值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2012 年，中国出品了一部刷新
了中国电影历史最高票房纪录的影片《画皮2》。这部影片集爱
情、魔幻、动作为一体。它共打破了中国电影史上五项历史纪
录。这样一部典型的商业电影，支撑它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
文化价值体系呢？易言之，中国电影创作者“植入”在这张“画
皮”中的传统文化元素包括哪些呢？影片中小唯这个有着千年
修行经历的妖狐，曾经为了救人而自毁妖灵，违反妖界的禁
令，被冷冻在冰湖的寒冰之中达500年，这表明她在影片叙述
的前史中已经站在了与人类相同道德的基准线上。小唯对人
类世界的神往成为影片极为突出的叙事主旨，同时，也是这部
影片表达的核心价值取向。在这种妖向人的转换机制中，最能
够打动观众的并不是玄妙的数字技术，也不是魔幻的空间造
型，而是妖道向人道的认同，是邪恶向仁爱的皈依。我们在总
结一部电影骄人的票房业绩的时候，应当要注重它对于文化
价值的表达方式。

在中国文化的价值谱系中，虽然没有一个主宰一切的上
帝，却有着超然于万物之上的天意，“道法天意”，在中国古代
被看作是超越于其他法度之上的最高道德范畴。在以中国传
统文化为创意素材的许多电影中，天意，时常被置于一种改变
影片叙事结局的叙事者的地位。中国电影正是利用这种世俗
冲突的非世俗化表述，弥合了处于从属性社会地位的普通观
众对正义、对光明、对善良的期待。特别是中国电影在处理人
物命运的结局时，往往将其与某种“天意”联系起来。《武
侠》（2011）在七十二地煞的教主（王羽饰）与刘金喜展开绝杀
之时，刘家村的上空电闪雷鸣。其后，被刘金喜与徐百九重创
的教主在倾盆暴雨中被一道来自天空的闪电击中，使这个恶
贯满盈的恶魔，毙命于泥泞的场院中（遁入了地狱）。这种看似
极其偶然的命运结局，实际上却表现出反派人物必然覆灭的
天意。包括《画皮2》里那个浑身尽是巫术、妖术、道术和魔法的
天狼国的巫师（费翔饰），最后，被成千上万只从天而降的神雀
啄食成一具骷髅。可见，恶势力就是再强大，最终决定胜负的
依然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它不仅能够评定是非善恶，而且还能
够定夺胜负成败。世间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善恶有报，生死
轮回，不论是人是妖谁也逃不出上天的旨意。在中国电影中尽
管声张正义、除暴安良的义举是在充满血腥的叙事进程中展
开的，但是，作为一种对暴力叙事的“校正”，中国电影在江湖
的搏杀结束之后，时常会描绘出一种没有杀戮、没有血泪的田
园世界。从张彻导演的《独臂刀》（1967），到胡金铨导演的《龙
门客栈》（1967）、张鑫炎导演的《少林寺》（1983）主人公选择的
都远离了纷争不息的世界，归隐于茫茫的山林之间。深受中
国传统文化“浸染”的中国电影，对梦幻般的田园景色的神
往，对那种没有杀戮、没有争战、没有流血的生活的祈望，
更是极其突出的一种文化取向。它不仅仅体现在一个导演的
作品、一个地区的电影之中，而是贯穿在不同时期、不同区
域的电影之中。电影的审美想象永远也无法抵御现实的风
雨，影像世界的田园风光也不能兑现为真实的世界图景，但
是，那种超然物外的审美境界毕竟为我们的心灵提供了一处
可以栖息的美妙境地。

所以，信守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并不仅仅意味着重
新确认我们传统文化的经典内容，把中国文化的价值观进行
广泛传播，同时也意味着将传统文化价值与现代文明的一次
历史性对接。

中国当代武侠电影表达的文化价值观

啸 涛：武侠电影可能是最容易体现和表现中国传统文

化并被世界各国文化接受的中国电影类型，您对中国武侠电
影一直在持续关注和研究，您对中国武侠电影反映出的文化
价值观有什么看法？

贾磊磊：新世纪的中国武侠电影，自 《卧虎藏龙》 以
来，在市场效益的强力驱动下逐步进入了一个不断发展、演
变的历史时期。从 《英雄》 到 《天地英雄》，从 《霍元甲》
到《叶问》，从《七剑》到《武侠》，武侠电影的艺术样式在
不断翻新。然而，武侠电影在制定其市场发展战略的同时，
建构一种既能够体现我们的传统文化精神，又能够践行当代
文化发展诉求的叙事机制，显得极其重要。我始终认为，要
在武侠电影中的人物成功逻辑中输入正确的价值导向。我们
需要在虚构的武侠世界里塑造像 《少林寺》 里的觉远、《卧
虎藏龙》 里的李慕白、《武侠》 里的刘金喜这样的人物 （价
值指认对象），并且把一种正向的价值体系纳入到他们的制
胜逻辑之中，使这些人物的成功与他们所采取的行为方式联
系起来，从而完成影片价值理念的传导。

首先，由于武侠动作电影本身具有很强的暴力色彩与对
抗特征，所以，它与一般故事影片中的人物所体现的成功内涵
有所不同。在文化价值观的传播方面，武侠电影比一般的故事
影片更指涉到人物的制胜路径中所体现的精神取向。在我们
的主流电影中，豪侠义士既应当是正义之师、威武之师，同时
也应当是仁义之师、人道之师。特别是在克敌制胜的关键时
刻，正义者应当避免恃强凌弱，以免造成在动作伦理（武德）上
产生“胜之不武”的负面效果。在中国武侠电影的暴力法典里，
通常是正义一方只有齐心协力才能够克敌制胜。《武侠》里的
刘金喜和徐百九只有靠两人的合力与天意才将刀枪不入的邪
教教主送入地狱；《新龙门客栈》里客栈“伙计”的剔骨奇术加
上金镶玉的一臂之力（周淮安才拿到子母剑）才能够杀死大太
监曹公公。可见，叙事本文的“潜台词”在此突出的并不是个体
的超常能力，而是群体的智慧和力量，其中包括在必要时牺牲
自我——就像侠女邱莫言血浸黄沙，这才是武侠电影超越了
制胜法则之上的价值原则，也是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影像
化呈现。

其次，当代武侠电影中，外在的暴力对抗中嵌入了内在的
价值冲突。中国武侠动作电影是一种建立在动作叙事基础上
的类型影片，暴力对抗是这类影片核心的构成元素。一般而
言，武侠动作电影的暴力呈现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维度，就是
为什么实施暴力，与此相关的是如何实施暴力。前者是解决
暴力冲突的起因，后者是解决暴力展现的过程。所谓暴力的
起因，通俗地说就是双方为什么而打？这是暴力冲突的焦
点。传统的武侠电影经常会围绕着武林霸主的至尊地位而开
打。影片的价值取向都会锁定在以善恶为核心的道德向度
上。这种价值取向的设定只是为影片的暴力对抗提供一个合
理的路径，实质上，对影片的价值传导并不提供什么任何新
的维度。其次，武侠动作电影的暴力冲突有时还会延伸到对
江山社稷的争夺，如《少林寺》最终引出王仁则与李世民的
皇位之争，它使原有的暴力冲突提升到社会历史的层面。这
类冲突最为经典的样式是胡金铨电影中反复出现的“反清复
明”的叙事模式，它更多地是从社会历史的层面上将影片中
的冲突合理化。现在，中国武侠动作电影的冲突模式，越来
越呈现为一种“内在化”的倾向。许多影片的冲突焦点都不
再指向外在的领域，如权力、地位、荣誉等，开始逐步向人
物的内心世界延伸。

另外，武侠电影在叙事的制胜法则之上构筑了中国传统
的价值原则。武侠电影中的英雄人物，在夺取最终的胜利之
后，所向往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既表明这个人物最终的
精神皈依，也是这部电影最终的价值取向。正像在现实生活中
一个人在获取了巨额的财富之后，他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最能够彰显其内心的价值观念一样，一位英雄豪侠在胜利之
后何去何从，是整部电影价值取向的直接体现。遗憾的只是在
我们诸多的武侠动作电影中，更多的是通过武术来肯定暴力，
而没有通过武术来制止暴力。

中国电影的国际化
与文化价值观的全球化传播

啸 涛：中国武侠电影在推进中国电影的国际化进程中
曾经起到了市场先锋的作用，您对现在中国电影走出去战略
有什么观点？

贾磊磊：现在，我们电影的“出口型产品”依然还是以
武侠动作片为主，而武侠动作型影片又恰恰是一种以暴力叙
事作为主要表现形态的作品。过去的这类电影在进行商业性
运作的时候经常会夸大暴力的叙事功能，有时甚至会形成暴
力的泛滥。更为严重的是，有时还将“丛林法则”的价值观
注入电影的叙事情节，无形之中误导了观众对社会历史的认
知方向。应当肯定的是像 《叶问2》 这样的影片。当叶问战
胜了狂妄的“龙旋风”之后 （通常的武侠动作电影在这个时
刻就该闭幕了），叶问面对擂台下欢呼的观众，语重心长地
说：“今天的胜负我不是想说我们中国武术比西洋拳更加优
势，我只是想说，人的地位虽然有高低之分，但是人格不会
有贵贱之别。我很希望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大家可以学会懂
得怎样去相互尊重。”在几乎所有的动作电影都在强调“实
力至上”的制胜准则的时候，《叶问2》却能够透过擂台上眼
花缭乱的暴力表演，传达出一种超越了肢体暴力，主张相互
平等、相互尊重的文化理念。这不仅使整部电影的文化价值
得到升华，而且也使中国武侠动作电影的精神境界得到历史
性的提升。其实，我至今也并不赞同将“禅武合一，内外兼
修”的武术划归到与举重、跳高相互等同的体育项目之中。
在终极的意义上，武术更接近于一种通过肢体来修炼的宗
教，这与我们通常所认识的体育相距甚远。叶问始终想把一
种寄予在拳脚功夫中的武术精神 （贵在中和，不争之争） 传
授给他的徒弟阿梁，而不是单纯地教他拳脚功夫。从这种意
义上讲，《叶问2》不仅彻底摆脱了那种以角逐功夫胜负为主
的动作电影所追求的价值观，而且也为包括竞技型电影在内
的所有动作电影指明了文化价值所确定的方向。

总而言之，电影作为一种具象化的表意符号，其中的精神
理念，是寄予在影像故事体系中的“潜在意义”。影片要塑造一
种与影片所要传导的文化价值观相一律的价值指认对象，将
他作为文化价值观的直接体现者，才能够完成价值观的建构
与传播。所以，文化价值观并不是一个与传统的电影艺术创作
相脱离的命题，而是一个与传统的电影艺术创作相互整合，相
互交融的时代命题。

中国的主流电影应当在不同的叙事形态中建立一种共
通、共享的文化价值观，所谓共通、共享就是在不同的电影类
型、不同的表现题材、不同的叙事风格中确认一种集体认同的
文化价值，即在发扬艺术创作个性风格、尊重艺术创作审美规
律的同时，弘扬共有的核心文化价值观念。

中国电影文化价值观的当代建构
——文艺理论家贾磊磊访谈 □啸 涛


